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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一
年
內
，
在
港
見
到
王
蒙
先
生
兩
次
，
覺
得
他
不
僅
是
大

作
家
，
更
是
幽
默
大
師
。
去
歲
四
月
十
五
日
晚
，
先
生
在
灣

仔
會
展
中
心
演
講﹁
我
的
文
學
人
生﹂
，
將
文
學
形
象
比
喻

為
花
生
豆
，
牙
齒
好
但
沒
錢
時
買
它
時
可
以
想
像
享
受
到
吃

它
時
的
感
覺
；
牙
掉
了
但
有
錢
時
，
則
可
以
想
像
到
吃
它
時

的
快
樂
。
說
到
為
慶
祝
自
己
八
十
大
壽
和
文
學
創
作
一
甲
子
，
他

要
出
版
一
千
七
百
萬
字
、
四
十
六
卷
本
的
︽
王
蒙
全
集
︾
，
但
要

想
將
其
搬
回
家
可
不
容
易
，
他
特
意
配
備
了
拉
桿
箱
方
便
大
家
運

輸
。第

二
次
見
面
是
前
不
久
的
一
個
晚
上
。
他
受
香
港
作
聯
之
邀
，

蒞
港
出
席﹁
華
文
文
學
在
世
界
的
傳
播
︱
︱
第
二
屆
兩
岸
四
地
華

文
文
學
講
座﹂
。
第
一
眼
望
他
，
發
現
先
生
略
顯
憔
悴
，
心
想
畢

竟
是
八
十
多
歲
的
人
了
。
一
開
始
，
王
蒙
坐
在
主
席
台
上
，
我
右

手
鄰
坐
一
位
端
莊
優
雅
的
女
士
輕
聲
說
：﹁
王
先
生
太
累
了
，
可

別
打
瞌
睡
啊
！﹂
原
來
，
她
就
是
王
蒙
先
生
的
新
太
太
單
三
婭
女

士
。與

去
年﹁
我
的
文
學
人
生﹂
時
侃
侃
而
談
相
比
，
先
生
對﹁
城

市
與
文
學﹂
講
得
不
多
，
只
是
強
調﹁
只
要
人
還
在
用
文
學
表
達
情
感
和
記

憶
，
文
學
就
不
會
消
亡﹂
。
講
真
的
，
先
生
的﹁
表
現﹂
不
像
一
年
前
那
樣

揮
灑
自
如
，
我
略
感
失
望
。
但
落
座
後
，
餐
桌
上
的
王
蒙
像
突
然
換
了
個

人
，
他
的
詼
諧
、
幽
默
和
睿
智
像
一
根
火
柴
，
立
刻
點
燃
了
餐
桌
上
的
氣

氛
。
他
先
向
身
旁
的
作
聯
會
長
潘
耀
明
大
吐
苦
水
，﹁
潘
會
長
，
不
管
你
高

興
與
不
高
興
，
我
都
要
提
抗
議
，
講
話
前
一
定
要
吃
飯
，
餓
肚
子
講
話
哪
會

有
精
神
。﹂
他
還
透
露
了
一
個﹁
秘
密﹂
，
先
吃
飯
後
講
話
大
概
是
遺
傳
了

父
親
的D

N
A

。
他
的
父
親
是
北
大
哲
學
系
教
授
，﹁
飯
前
總
是
一
副
無
精
打

采
的
樣
子
，
但
吃
過
飯
後
，
特
別
是
一
頓
美
餐
之
後
，
一
定
會
神
采
飛
揚
，
妙

語
連
珠
！﹂
原
來
如
此
，
我
這
才
找
到
先
生
幾
分
鐘
前
無
精
打
采
的
原
因
了
。

接
下
來
的
一
個
小
時
，
簡
直
就
是
王
蒙
先
生
的
演
講
主
場
，
所
講
的
俄
羅

斯
笑
話
，
讓
人
忍
俊
不
禁
，
比
主
席
台
的
演
講
精
彩
許
多
。
一
個
笑
話
說
的

是
：
蘇
聯
赫
魯
曉
夫
時
期
鼓
勵
多
生
育
，
如
果
一
個
家
庭
生
十
個
孩
子
會
獲

得﹁
英
雄
母
親
﹂
稱
號
，
並
獲
得
一
筆
數
目
不
菲
的
金
錢
獎
勵
。
話
說
一
對

夫
婦
生
了
九
個
孩
子
，
只
差
一
個
就
可
以
當
上
光
榮
的﹁
英
雄
母
親﹂
，
一

天
丈
夫
壯
着
膽
對
妻
子
說
：
看
，
你
只
差
一
個
就
能
當﹁
英
雄
母
親﹂
，
拿

到
一
大
筆
獎
勵
了
。
我
年
輕
時
去
中
亞
處
女
地
墾
荒
三
年
多
，
在
那
裡
有
一

個
相
好
，
生
了
兩
個
孩
子
，
把
他
們
接
回
來
的
話
，
就
可
以
湊
足
十
個
了
。

沒
想
到
妻
子
大
度
地
說
：
這
有
什
麼
呢
，
領
回
來
吧
！
當
丈
夫
興
高
采
烈
地

把
孩
子
領
回
家
後
，
發
現
自
己
的
孩
子
少
了
兩
個
。
這
時
，
妻
子
神
秘
地
告

訴
丈
夫
：﹁
你
去
墾
荒
不
在
家
時
，
有
兩
個
孩
子
的
爸
爸
是
別
人
，
現
在
讓

人
家
給
接
走
了
。﹂

王
蒙
講
完
這
個
故
事
，
他
自
己
和
大
家
一
樣
笑
得
前
仰
後
合
，
繼
續
大
聲

評
論
道
：﹁
蘇
聯
女
人
真
給
中
國
女
人
爭
氣
啊
。
這
真
是
女
權
主
義
的
勝

利
！
真
給
中
國
的
女
人
們
解
氣
！﹂
望
着
王
蒙
笑
得
像
孩
子
一
樣
開
心
，
你

很
難
想
像
他
年
輕
時
就
被
打
成﹁
右
派﹂
，
在
偏
僻
荒
涼
的
伊
犁
農
村
一
待

就
是
十
年
，
文
革
後
又
經
歷
從
文
化
部
長
回
歸
作
家
的﹁
鳳
凰
涅
槃﹂
。
單

三
婭
女
士
小
聲
說
：﹁
你
看
王
蒙
高
興
的
，
他
就
喜
歡
講
笑
話
，
吃
了
飯
，

講
起
笑
話
來
什
麼
都
忘
了
！﹂

我
不
禁
想
起
曾
讀
過
王
蒙
一
篇
短
文
︽
我
喜
歡
幽
默
︾
：
浮
躁
難
以
幽

默
，
裝
腔
作
勢
難
以
幽
默
，
我
希
望
多
一
點
幽
默
，
不
僅
僅
是
為
了
一
笑
。

一
個
沒
有
幽
默
的
國
家
是
難
以
存
活
的
，
就
像
一
個
沒
有
幽
默
感
的
人
是
難

以
存
活
的
一
樣
。
毫
無
幽
默
感
，
誰
敢
跟
他
打
交
道
？

王蒙的幽默

黃
言
情
是
香
港
早
期
知
名
的
報
人
、
作
家
，
以

寫
滑
稽
小
說
如
︽
老
婆
奴
︾
享
譽
一
時
，
是
他
以

三
及
第
文
體
書
寫
的
一
部
傑
作
。
近
得
睹
他
一
部

﹁
借
殼﹂
作
品
：
︽
新
西
遊
記
︾
︵
缺
版
權
，
料

出
版
於
三
十
年
代
︶
，
喜
甚
。
書
凡24

回
，
行
文

採
淺
白
文
言
，
間
插
粵
語
詞
滙
，
不
脫
他
的
滑
稽
本

色
。故

事
開
首
說
，
唐
僧
往
取
經
後
，
唐
太
宗
特
在
西
安

關
外
建﹁
望
經
樓﹂
，
每
年
皆
遠
赴
該
地
，
登
樓
參

佛
，
以
表
真
誠
。
惟
樓
高
九
十
九
層
，
唐
太
宗
如
何
直

上
頂
層
？
至
此
，
黃
言
情
的﹁
科
幻﹂
筆
法
來
矣
：

﹁
幸
而
有
工
部
郎
中
某
機
師
，
發
明
一
種
升
降
機
；

其
機
比
今
日
尤
為
輕
便
，
驟
視
之
，
以
為
彈
弓
床
，
大

可
坐
臥
其
中
，
一
彈
即
到
九
十
九
樓
，
其
快
實
無
比

倫
…
…
機
師
目
之
一
瞬
，
而
天
子
已
安
立
樓
頭
矣
。
故

以
時
刻
計
之
，
則
一
瞬
，
大
抵
當
今
日
時
計
，
在
一
秒

鐘
之
百
分
一
耳
。﹂

九
十
九
層
，
究
竟
有
多
高
？﹁
昂
首
已
觸
及
西
天﹂

也
。
唐
僧
四
師
徒
取
經
歸
來
之
日
，
唐
太
宗
即
在
頂
樓

迎
迓
。
下
樓
時
，
唐
太
宗
坐
升
降
機
，
唐
僧
四
師
徒
與

馱
經
之
龍
馬
，
卻
自
行
降
落
，﹁
太
宗
之
升
降
機
，
雖
為
空
前
絕

後
之
快
捷
，
然
僅
及
師
徒
四
人
之
半
，
以
凌
空
之
速
率
，
每
秒
鐘

二
百
分
之
一
也
。﹂
至
此
，
唐
太
宗
慨
歎﹁
人
工
之
物
，
萬
不
如

神
仙
之
行﹂
。

故
事
的
展
開
，
乃
唐
僧
所
馱
回
之
經
，
共
有
十
萬
九
千
七
卷
，

竟
全
為
無
字
經
。
龍
顏
震
怒
，
大
斥﹁
妖
僧
欺
君
罔
上﹂
，
要
誅

之
。
後
查
悉
，
經
書
之
文
於
回
歸
路
上
，
為
一﹁
貪
墨
之
徒﹂
大

墨
魚
盡
數
吸
去
。
唐
太
宗
即
降
旨
唐
僧
，
再
赴
西
天
取
經
，
以
補

過
失
；
遂
有
︽
新
西
遊
記
︾
一
書
。
師
徒
四
人
途
中
所
歷
，
盡
顯

黃
言
情
的
詼
諧
筆
法
，
如
第
十
回
於
愛
河
之
上
，
見
有
靚
仔
美
人

拍
拖
，
唐
僧
要
戴
起
克
羅
克
斯
眼
鏡
，﹁
聚
精
會
神
於
視
察
，
蓋

唐
僧
自
取
經
東
回
，
其
精
力
大
不
如
前
，
雖
非
耳
聾
而
眼
已
矇

矣
。
為
其
眼
矇
，
不
能
不
靠
助
力
，
非
鏡
不
可
。﹂
古
今
語
夾

雜
，
而﹁
靚
仔﹂
、﹁
拍
拖﹂
更
是
現
代
粵
語
，
黃
言
情
巧
妙
運

用
，
不
着
痕
跡
。

首
回
有
升
降
機
，
次
回
沙
僧
化
身﹁
大
唐
帝
國
銀
業
聯
商
總

會﹂
執
行
委
員
長
，
出
門
所
乘
者
竟
為
汽
車
，
歸
時
仍
嫌
其
緩
，

於
是
改
乘
單
車
，﹁
沙
僧
之
單
車
，
與
今
日
所
發
明
迥
異
；
當
時

之
單
車
，
確
為
單
輪
之
車
，
輪
上
僅
一
鐵
枝
，
以
支
薄
板
；
人
坐

其
上
，
喝
聲
快
，
則
輪
自
動
，
其
轉
也
愈
快
；
若
嫌
其
緩
也
，
再

曰
加
快
，
則
輪
之
轉
也
速
，
以
現
在
之
火
車
比
之
，
不
及
百
分
之

一
；
如
乘
者
猶
以
為
未
足
，
曰
加
快
，
其
輪
之
旋
轉
如
風
，
一
霎

千
里
，
路
人
僅
見
白
光
一
度
，
掠
身
而
過
。﹂

黃
言
情
炮
製
出
種
種
科
技
，
然
冷
靜
一
讀
，
回
心
一
想
，
便
知

謬
矣
，
以
沙
僧
之
法
術
，
升
降
機
速
度
猶
不
及
，
只
須
化
身
而

去
，
快
捷
無
倫
，
何
須
單
車
？
又
如
第
十
回
中
的﹁
車
大
炮﹂
、

﹁
擊
飛
機﹂
，
寫
來
亂
七
八
糟
，
不
知
所
云
，
讀
來
殊
覺
可
笑
無

稽
。整

體
而
言
，
︽
新
西
遊
記
︾
古
今
相
融
，
行
文
亦
暢
順
，
只
嫌

拖
沓
，
惟
尚
可
一
觀
。

黃言情的科幻

一
直
留
意
薛
芷
倫
，
她
由
富
家
女
變
成
豪
門
闊
太
太
，
離
婚

後
，
受
到
乳
癌
之
苦
；
今
天
樣
貌
有
異
，
再
次
成
為
人
家
談
論
的

對
象
。
當
事
人
形
容
自
己
的
人
生
是
一
場
又
一
場
的
仗
，
她
不
管

結
局
如
何
，
就
是
一
定
要
迎
戰
。

本
來
是
家
中
小
公
主
，
要
風
得
風
要
雨
得
雨
，
要
好
學
業
成
績

就
有
好
成
績
：﹁
我
不
是
勤
力
，
我
是
捉
到
老
師
出
題
目
的
心
理
，
我

時
常
貼
中
的
。﹂
她
的
志
願
是
心
理
學
家
或
律
師
。

高
中
在
波
士
頓
度
過
，
嚴
格
的
校
規
使
她
如
坐
牢
，
接
着
跑
去
紐
約

大
學
升
學
：﹁
我
不
嚮
往
捧
着
書
本
在
大
樹
下
讀
書
的
小
說
畫
面
，
我

要
閱
讀
人
生
，
在
紐
約
這
五
光
十
色
的
大
都
會
，
我
學
會
了
生
存
和
獨

立
，
還
有
我
的
衣
着
品
味
。
今
天
我
的
打
扮
，
甚
至
踢
拖
上
街
，
也
是

當
年
學
到
的
。﹂

廿
二
歲
，
父
親
不
幸
心
臟
病
逝
世
，
她
堅
持
考
完
考
試
，
讀
了
四
年

英
國
文
學
，
怎
樣
也
要
完
成
。
一
心
打
算
回
港
小
休
一
年
後
繼
續
修
讀

碩
士
。
她
沒
有
做
到
，
因
為
她
的
心
情
壞
透
了
，
每
想
起
爸
爸
都
會

哭
。
她
終
於
被
星
探
發
掘
走
上
明
星
大
道
。

與
此
同
時
，
地
產
才
俊
馬
清
偉
對
她
展
開
熱
烈
追
求
，
小
妮
子
深
受

打
動
，
三
個
月
後
嫁
入
馬
家
。﹁
當
時
是
我
最
風
光
的
日
子
，
經
常
伴

在
丈
夫
身
邊
出
入
社
交
場
合
，
特
別
是
慈
善
晚
會
，
我
們
都
出
雙
入

對
，
傳
媒
愛
報
道
這
些
場
面
，
我
被
稱﹃
社
交
皇
后﹄
。﹂

的
確
，
馬
生
馬
太
極
受
歡
迎
，
處
處
成
為
焦
點
：﹁
我
愛
扮
靚
是
享

受
。
我
快
樂
，
因
為
我
為
孩
子
選
到
個
負
責
任
的
好
爸
爸
，
而
且
有
經

濟
能
力
使
他
們
過
得
安
逸
。
與
子
女
一
起
成
長
是
開
心
事
，
如
果
連
丈

夫
也
一
起
成
長
的
話
就
更
理
想
，
可
惜
，
事
與
願
違
。
及
後
我
再
沒
有

向
他
訴
心
事
，
因
為
他
不
再
明
白
我
了
。﹂

經
過
多
年
考
慮
，
芷
倫
提
出
離
婚
，
當
時
，
十
年
前
，
大
女
兒
才
十
三
歲
，
兩

位
兒
子
十
一
和
八
歲
：﹁
我
們
一
起
擁
有
撫
養
權
，
可
以
隨
時
見
面
。
最
痛
苦
，

我
見
他
們
要
返
回
那
間
我
住
了
十
多
年
的
大
宅
，
夜
了
，
我
要
離
開
，
不
能
像
往

日
地
抱
着
兒
女
一
起
講
故
事
，
一
起
睡
。﹂

她
沒
有
在
子
女
面
前
哭
，
免
得
孩
子
難
過
，
他
們
沒
有
太
多
表
達
，
直
至
她
患

上
乳
癌
，﹁
他
們
非
常
緊
張
，
我
知
，
兒
女
愛
我
。﹂

乳
癌
治
療
併
發
症
，
她
差
點
送
命
，
就
如
燒
傷
的
人
面
容
不
復
當
年
，
嘴
巴
腫

得
很
，
下
巴
也
垂
了
下
來
，
外
傳
她
整
容
失
敗
。﹁
我
沒
有
，
我
並
非
愛
好
整
容

的
人
，
這
是
後
遺
症
。
很
多
所
謂
美
魔
女
，
即
是
上
了
年
紀
依
然
青
春
美
麗
的
女

士
，
大
家
讚
美
她
，
實
在
她
們
才
是
整
容
，
為
何
坊
間
如
此
顛
倒
是
非
？﹂

芷
倫
康
復
了
，
剛
接
受
過
五
年
的
大
檢
查
，
體
內
再
沒
有
癌
細
胞
了
，
現
階

段
，
她
最
渴
望
的
是
大
家
支
持
她
再
重
返
社
會
，
不
要
再
議
論
她
的
容
貌
，
她
要

過
正
常
的
生
活
，
她
要
活
在
當
下
，
享
受
與
朋
友
共
聚
的
時
光
。
祝
願
堅
強
的
芷

倫
今
生
要
打
的
仗
已
打
完
，
餘
下
的
都
是
開
心
好
日
子
。
以
下
是
芷
倫
發
放
正
能

量
的
網
址
：http://w

w
w
.fannyfitty.com

薛芷倫：人生如同打仗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時
下
人
怕
胖
，
又
晚
吃
飯
，
聞
宵
夜
而
色
變
。

換
了
我
們
小
學
的
年
代
，
家
裡
五
點
就
吃
晚
飯
，

到
了
九
點
就
非
常
肚
餓
，
況
且
小
孩
特
饞
，
有
得

宵
夜
的
晚
上
，
就
是
特
別
歡
樂
的
一
宵
。

首
先
指
出
港
人
的
正
確
說
法
是﹁
宵
夜﹂
，
可

說﹁
而
家
食
宵
夜﹂
或﹁
我
哋
去
宵
夜﹂
，
不
是
電

視
劇
字
幕
的﹁
夜
宵﹂
。
話
說
回
來
，
為
甚
麼
那
時

很
多
家
庭
都
五
點
吃
晚
飯
？
我
想
是
因
為
家
家
都
有

六
七
個
孩
子
，
晚
飯
吃
得
早
是
出
於
實
際
考
慮
：
主

婦
吃
完
晚
飯
，
還
有
大
堆
工
作
要
做
，
比
如
小
孩
逐

個
洗
澡
。
廁
所
只
得
一
個
，
七
個
孩
子
，
每
人
沖
涼

用
上
廿
分
鐘
，
也
得
花
兩
個
半
小
時
，
另
外
還
得
用

手
洗
晾
衣
服
，
那
時
沒
人
有
洗
衣
機
，
全
是
手
作
，

很
花
時
間
。
忙
得
來
，
已
八
點
多
九
點
，
小
孩
就
邊

等
沖
涼
邊
玩
邊
做
功
課
。
至
於
阿
爸
則
很
少
跟
我
們

吃
飯
，
都
是
留
起
飯
菜
，
等
他
七
點
多
下
班
回
來
獨

自
吃
。

我
長
大
後
才
想
到
，
早
吃
晚
飯
應
還
有
更﹁
深
層

次﹂
的
原
因
：
窮
等
人
家
省
得
就
省
，
下
午
五
點
，
先
用
白
飯
青

菜
魚
仔
填
飽
六
七
條﹁
化
骨
龍﹂
的
肚
，
九
點
多
再
餓
就
去
睡

覺
，
睡
了
就
不
覺
餓
，
醒
來
又
是
新
一
天
。
總
之
早
吃
晚
飯
，
就

能
省
錢
。

偏
偏
阿
爸
是
愛
宵
夜
的
人
。
他
其
實
很
瘦
，
生
平
也
沒
吃
過
甚

麼
美
食
，
只
是
刻
板
的
生
活
裡
有
些
小
小
的
心
癮
，
比
如
抽
煙
和

吃
宵
夜
。
有
時
他
會
買
點
餅
乾
回
來
，
但
都
不
是
我
們
說
吃
就
吃

的
，
必
須
要
阿
爸
批
准
，
才
能
一
齊
當
宵
夜
分
着
吃
。
最
常
買
的

是
土
炮﹁
克
力
架﹂
餅(

即crackers

音
譯
，
其
實
就
是
英
式
鹹
脆

餅
乾
，
以Jacobs

牌
為
上
品)

，
或
在
街
市
買
的
各
色
散
裝
甜
味
茶

餅
。
大
人
怕
乾
，
就
會
沖
杯
普
洱
茶
，
把
鵝
蛋
形
的
甜
茶
餅
放
到

熱
茶
裡
浸
一
浸
才
吃
，
我
們
也
學
着
。
那
種
甜
餅
乾
浸
過
熱
普

洱
、
半
脆
半
溶
的
口
感
，
是
我
們
童
年
特
有
的
滋
味
。

更
豪
的
宵
夜
，
就
是
嘉
頓
生
命
麵
包
和﹁
忌
廉﹂
威
化
餅
。
如

果
是
夏
天
，
阿
爸
又
有
閒
錢
，
就
會
買
紅
豆
雪
條
、
牛
奶
公
司
甜

筒
甚
至
大
西
瓜
。
而
阿
爸
至
愛
的
宵
夜
，
就
是
自
己
用
火
水
爐
，

﹁
灼﹂
一
個
蝦
子
麵
，
下
點
豉
油
，
邊
吃
邊
看
︽
歡
樂
今
宵
︾
。

歡樂宵夜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尾
道
是
個
背
山
面
海
的
港
町
，
以
鐵
道
作
為

山
海
的
分
界
點
，
半
山
腰
建
有
無
數
古
道
寺

院
，
環
境
清
幽
雅
緻
，
吸
引
許
多
文
學
家
、
藝

術
家
在
此
聚
集
，
令
尾
道
多
了
一
份
文
學
的
文

化
氣
息
。

遊
覽
尾
道
的
最
佳
方
法
，
也
是
最
踏
實
方
法
，
就

是
以
悠
閒
心
境
、
輕
鬆
愉
悅
的
步
伐
，
用
雙
腳
在
這

個
優
雅
小
城
漫
步
，
尋
覓
各
自
心
靈
中
的
綠
洲
。

尾
道
的
文
化
旅
遊
資
源
豐
富
，
經
過
有
心
人
悉
心

規
劃
，
就
是
漫
遊
路
線
也
有
多
款
，
依
據
不
同
興

趣
、
時
間
、
體
能
，
各
適
其
適
。

﹁
古
寺
漫
遊
線
路﹂
沿
山
路
北
上
，
帶
領
巡
迴
參

觀
二
十
五
間
散
佈
在
尾
道
坂
町
上
、
大
大
小
小
的
古

寺
，
包
括
：
濟
法
寺
、
持
光
寺
、
光
明
寺
、
海
福

寺
、
宝
土
寺
、
信
行
寺
、
千
光
寺
、
天
寧
寺
、
正
授

院
、
慈
觀
寺
、
妙
宣
寺
、
善
勝
寺
、
福
善
寺
、
大
山

寺
、
常
稱
譽
稱
寺
、
持
善
院
、
金
剛
院
、
西
國
寺
、

凈
泉
寺
、
尊
光
寺
、
正
念
寺
、
西
鄉
寺
、
海
德
寺
、

凈
土
寺
、
海
龍
寺
。
全
程
需
時
約
五
小
時
，
寺
院
免

費
參
觀
。

﹁
尾
道
文
學
之
館
遊﹂
由
千
光
寺
山
麓
的
文
學
記

念
室
、
志
賀
直
哉
故
居
、
中
村
憲
吉
故
居
組
成
，
遊
覽
需
要
時

間
一
小
時
。
文
學
記
念
室
有
許
多
位
日
本
文
學
家
、
作
者
書
寫

有
關
尾
道
的
文
字
，
而
志
賀
直
哉
和
中
村
憲
吉
兩
位
文
學
家
移

居
尾
道
的
舊
居
，
還
保
存
着
原
來
的
景
貌
。

﹁
文
學
之
小
徑﹂
在
千
光
寺
公
園
內
的
步
道
，
沿
途
有
二
十

五
塊
石
碑
，
刻
有
跟
尾
道
市
有
淵
源
的
二
十
五
位
日
本
文
人
的

俳
句
詩
詞
作
品
。
其
中
包
括
：
德
富
蘇
峰
、
正
岡
子
規
、
金
田

一
京
助
、
志
賀
直
哉
、
松
尾
巴
蕉
等
。

遊
逛
千
光
寺
公
園
，
可
不
要
錯
過
坐
落
其
中
的﹁
尾
道
市
立

美
術
館﹂
。
尾
道
市
立
美
術
館
的
特
色
在
於
它
有
新
舊
兩
館
之

分
，
舊
館
是
屬
於
重
要
文
化
財
產
的
老
建
築
西
鄉
寺
本
堂
，
新

的
改
修
工
事
，
由
日
本
建
築
大
師
安
藤
忠
雄
設
計
的
新
館
，
作

為
美
術
館
的
入
口
，
並
與
舊
館
連
接
，
使
整
個
美
術
館
呈
現
出

新
舊
建
築
美
學
融
合
的
氣
氛
。

尾道的文化旅遊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用人之長」，被譽為經典的用人之道。三國時
期的曹操被當代人追捧為識人的伯樂，因為他不拘
一格用人才。只要對成就霸業有用，即使是奸雄又
如何？在這種人才觀中，人品，被許多用人者排在
人才考核的最後位置。
在重效率的當代，一說起重人品，有人就會覺得

太迂腐。認為社會上都是利害關係，只要以利誘
之，以害規之，個人的人品如何，並不會對企業造
成什麼損失。
人品問題，在當代果然就那麼不重要嗎？
有位被譽為中國民企長青樹的企業家，其人才觀就
與很多重實用的企業家大相逕庭。那家企業的老總
說，他錄用員工時，從來把人品放在考核的首位。這
位成功把企業做成跨國集團的民企老總說，德才兼具
者最好；有德才不夠的員工，能夠培養；有才而無德
的，堅決不用，用了可能成為企業的禍害。
我以為他的話很有道理：只有才能而不能對企業
忠誠，才能也未必能正常發揮。有位朋友說過一個
例子：他曾供事的一家單位，急於開拓的老總特別
重視有才能的員工。以至不顧很多人反對，把一位
有才能但品德不太好的員工，任命為企業副總。老
總認為，發揮這位員工能鑽營的特點，對企業營銷
大有好處。那位員工上任後，果然在短短時間裡，

把企業的銷售額翻了一番。
可是這位副總為了鞏固自己的位置，更快爬上
去，不擇手段地打壓下屬的創造性，精心限制有才
能員工的職業空間。而且非常貪婪，在經濟上不乾
不淨。若干年過去了，因對那位副總不滿，這家企
業有多位精於專業的年輕員工跳了槽。等老總明白
過來，這家企業十幾位資深且有才能的年輕中層，
幾乎都跳了槽。而那位副總利用職業機會，積累了
渠道，最終自己也跳了槽，帶走了企業的核心技術
以及寶貴的客戶資源，給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一個只把員工當成工具的企業，員工在苛刻的考

核之下，只為了溫飽而勞動，天天重複毫無創意工
作，自然沒有絲毫忠誠度可言。對企業來說，員工
人品關係到企業的安全，也關係到企業未來的競爭
力。如果老總單純從人性惡出發管理企業，以「叢
林法則」解決一切考核問題，企業就會崇尚「狼文
化」。員工之間明爭暗鬥，彼此防範，人際關係淡
漠無情，上下級等級森嚴，收入之間有天壤之別。
而從人性善出發的管理文化，反而能激發員工的忠
誠度，以及團隊合作精神。這樣的企業員工之間關
係融洽，上下級溝通暢通無阻，員工既有實現自我
價值的平台，也能夠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企業文
化寬鬆而包容，企業發展也有後勁兒。

人品問題，不僅是企業人力資源的事兒，個人人
際交往上，也會碰到。有人交朋友，只以利相交，
結果周圍都是酒肉朋友，沒事扎堆一塊喝酒吃肉，
遇到了困難，朋友便躲得一個也不剩了。
有人把朋友分成幾類，第一類，是有用的朋友。

這樣的朋友最好有錢有權，有社會人脈，與之交
往，可以實現最佳資源配置，在生意上互相幫助。
第二類，是私人圈子中的朋友。這樣的朋友社會地
位與文化上往往差距不小，甚至一個圈子中可能有
三教九流的人士。因為沒有利害關係，這樣的朋友
圈反而更輕鬆。
我以為，擇友的標準，也應該是人品至上。單純

以利相交的朋友，往往不能長遠。與其溢交很多少
德的朋友浪費時間，不如交幾個品格高尚的真心朋
友終生相伴。
我一生換了好幾個工作單位，搬了好幾次家。在

每個停留的地方，都會有很多相識的人。可是最後
永遠能陪伴在你身邊的，依然只是上山下鄉同甘共
苦的幾個「發小」。我認為她們的共同特徵是：心
地單純，善良，為人樸實。這樣的品格，才是友誼
的保鮮劑。
選擇終身朋友時，人品往往比文化層次與經濟地

位更加重要。有位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女士，原來
看不起曾同甘共苦的朋友，只為自己的高級白領閨
蜜自豪。兩人一度形影不離，互相吹捧，共同俯視
他人。可突然一天，兩人鬧翻了，從此彼此視同陌
路。原來，只為一點兒利害關係。兩人原都是十分

拔尖的人物，因為聰明能幹，都只相信叢林法則，
相信強強聯合方過得好。可惜因都缺乏悲憫之心，
最後都落了個孤家寡人的地步。
在利害至上的當代，很少人還相信有善良、忠誠

的人，可我卻看到，正是這樣的品質，讓人在殘酷
的競爭中，能始終看到人性的光芒，有信心繼續生
活下去。很多人最終潦倒，就是沒有選對朋友。
幾十年前剛從農村下鄉回城。因找不着合適的工

作，一度我情緒低落，無所事事地混日子。這時
候，一位一起從兵團回來的朋友對我說，現在有工
夫，何不先學學英語呢！看她積極地學起了英語，
我也開始學了起來，沒想到後來英語還真派上了用
場。
當年這位朋友因父親「有問題」而前途茫茫，可

始終不曾放棄對善的追求。對自己嚴格要求，對朋
友與人為善，經常在危難中伸手相助。在她的鼓勵
下，我開始學歷史，學繪畫，不斷充實自己。有時
我對她說，我從你那兒得到了不少正能量！她說：
你不是也給我很多有益的啟發嗎？！漫長的人生，
有一兩位真心朋友相伴，是一件樂事。
可朋友若選不好，就會帶來很多苦惱。有位親
戚，半生小打小鬧地做生意，身邊有很多所謂的朋
友。那些人多數都抱着佔他便宜的想法，結果，相
信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他，後來被朋友坑得一錢不
剩，還差點進了監獄。人品中什麼最可貴？我認
為，善良、忠實、勤儉、守信、中庸這幾樣品質，
是好人品中不可缺的。

人品問題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國
家
政
權
是
上
層
建
築
的
核
心
，
而
經
濟
基
礎
決

定
上
層
建
築
。
別
以
為
這
只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思
想
而

已
，
久
經
時
代
歷
史
實
踐
檢
驗
，
當
下
發
生
於
地
球

村
各
地
的
變
革
可
作
佐
證
。
社
會
要
穩
定
，
經
濟
才

能
繁
榮
，
政
權
才
能
穩
固
。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指

出
，
國
際
社
會
應
該
共
同
努
力
，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與
發

展
。
中
國
在
上
海
主
辦
亞
信
峰
會
，
輿
論
認
為
是
成
功

的
。
有
效
應
對
安
全
上
的
威
脅
和
挑
戰
。
加
強
彼
此
溝
通

合
作
，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
事
實
上
，
和
平
崛
起
的
中
國
，

在
今
天
的
外
交
政
策
上
有
新
的
突
破
，
是
有
所
作
為
的
。

在
此
世
界
複
雜
多
變
，
風
雲
四
起
的
年
代
，
國
與
國
之

間
尤
其
是
毗
鄰
守
望
相
助
，
合
作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
中
俄

兩
大
國
領
導
人
近
日
在
上
海
同
為
世
界
和
平
聚
集
正
能

量
，
共
同
出
席
中
俄
海
軍
聯
合
演
習
開
幕
式
之
同
時
，
又

在
經
濟
領
域
攜
手
合
作
創
新
篇
。
購
買
天
然
氣
，
中
俄
輾

轉
洽
談
長
時
期
，
終
於
在
互
讓
下
，
在
兩
國
元
首
見
證

下
，
簽
署
協
議
達
三
點
五
萬
億
元
之
巨
額
交
易
。
深
信
在

可
見
未
來
的
數
十
年
，
能
源
合
作
大
大
有
利
雙
方
經
濟
，

加
強
合
作
對
實
現
安
全
特
別
是
亞
洲
安
全
有
幫
助
。
誠
好

事
也
。

回
頭
再
看
看
香
港
現
況
，
據
報
道
，
香
港
競
爭
力
在
亞
洲
已
下
調

到
三
甲
之
下
，
令
人
憂
慮
。
十
年
前
，
香
港
常
驚
變
邊
緣
人
，
其

實
，
香
港
是
內
耗
所
造
成
。
就
以
近
日
立
法
會
財
政
預
算
案﹁
拉

布﹂
戰
持
續
多
時
，
可
能
令
政
府
陷
入
財
政
懸
崖
危
機
。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終
也
按
捺
不
住
用
剪
布
解
政
府
危
機
。
不
少
市
民
包
括
建

制
派
議
員
不
但
不
表
支
持
，
還
有
人
認
為﹁
剪
布
太
慢﹂
。

事
實
上
，
市
民
從
電
視
熒
幕
看
到
，
某
些
拉
布
議
員
發
言
重
複
又

重
複
，
且
帶
人
遊
花
園
離
題
萬
丈
，
故
意
佔
用
議
會
時
間
，
破
壞
立

法
會
審
議
立
法
程
序
的
運
作
。
難
怪
行
政
長
官
嚴
斥
拉
布
的
不
是
，

拉
布
降
低
港
競
爭
力
。C

Y

呼
籲
痛
定
思
痛
，
內
耗
自
殘
損
港
競
爭

力
。
遇
上
不
少
朋
友
都
表
示
痛
心
，
見
到
那
些
極
不
文
明
的
議
會
文

化
，
大
大
破
壞
港
國
際
形
象
，
而
更
為
港
人
不
齒
的
，
是
弄
成
如
此

局
面
的
，
只
是
立
法
會
的
三
、
五
個
不
文
明
議
員
。
而
一
小
撮
反
對

派
竟
令
港
效
率
失
分
，
大
多
數
市
民
看
在
眼
裡
，
心
中
有
數
。
民
意

當
然
是
支
持
梁
振
英
和
他
的
團
隊
，
支
持
他
依
法
施
政
，
支
持
嚴
肅

處
理
搗
蛋
分
子
。
期
待
香
港
競
爭
力
得
以
提
升
，
經
濟
得
以
持
續
增

長
，
香
港
得
以
成
為
文
明
進
步
的
大
都
市
。

港
澳
辦
罕
有
表
態
支
持
行
政
長
官
和
政
府
官
員
，
反
對
對
特
區
政

府
依
法
施
政
進
行
干
擾
，
認
為
有
關
行
為
損
害
香
港
公
眾
利
益
。
大

眾
認
同
港
澳
辦
的
說
法
。

內耗損港競爭力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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